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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德，大家元宵節快樂，阿彌陀佛
！今天是我們傳統元宵節，也是小過年。今天報紙也登了，六十二
年一次的元宵節月亮最大，是晚上十一點五十三分。我看到外面天
空一片烏雲，能不能看到月亮也不知道，可能要找地方了。元宵節
在我們中國傳統就是屬於上元。一年分三元，上元就是正月十五，
天官賜福；中元是七月十五，地官赦罪；下元是十月十五，水官解
厄，傳統道教有這三元，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今天是天
官賜福。
　　這節課是上淨下空老和尚弘法六十年回顧，「傳承師志，多元
弘化」，由悟道來講六十分鐘。弘法六十年的回顧，這個內容非常
豐富，也非常精彩。我們淨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昨天也跟大家提
到，悟道聽經五十週年；也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出來弘法十週年，我
就接觸到我們淨老和尚的經教，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年，半個世紀了
，這個時間也不算短。六十週年的弘法，前面十年我沒有接觸到，
但是有聽我們淨老和尚常常講。他三十三歲出家，在家就到台中蓮
社去學習經教，出家之後又回到台中住了十年。一出家就到十普寺
，那時候臨濟寺白聖老法師辦了一個佛學院，三藏佛學院，請我們
老和尚講課；當時還是年輕和尚，不是老和尚，是三十三歲。他一
出家就教佛學院，教了十三個月，這十三個月的經，大部分都講小
乘經典，阿含部的，小部經。小部經是他在家，在台中蓮社跟著李
老師學的，一個月學一部，學了十三個月，一年多，當時學的興趣
非常濃厚，也很有成就感。一個月學一部經，能夠上台講，這部經



算學會了才可以換另外一部，所以十三個月學了十三部小經。十三
部，他到佛學院教了一年還用不完，如果一個月教一部，一年還用
不完。他教了佛學院之後，覺得自己還是不足，還是要學一部大乘
經典，這樣才有大乘佛法的基礎，所以又回到台中去學習。當時他
對《華嚴》是最有興趣的，但是李老師當時在講《楞嚴》，沒有時
間抽出來再講《華嚴經》，就說《楞嚴經》也是大乘經（大部經）
，所以就學《楞嚴》。又回去學了十年，十年之後再到台北來講經
，那個時候他已經四十三歲了。我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四十三歲那一
年開始聽他老人家講經的，那一年我十九歲，他四十三歲，那一年
開始聽他講經。
　　弘法六十週年，是從他出家就開始教佛學院講經，那個時候算
起的，今年九十三歲，是這樣算的。我聽經的時候，我們老和尚已
經弘法十週年了。他回來台北教佛學院，時間不是很長，好像是一
年多的樣子，覺得還是要再回去。所以實在講，正式出來講經應該
是四十三歲。在台中也有到外面講經，他再回到台中學習講經，老
師沒有安排他在台中講，都是外縣市的道場或者居士家裡有人邀請
，到外面去講。所以在當時，他一面學習、一面講經弘法。所以前
面十年還是在台中學習，學會講經說法，正式出來弘法應該是四十
三歲那一年，就是我聽經那一年，那一年就離開台中，沒有再回到
台中蓮社，一直都在台北地區講經弘法。
　　我聽了兩年，遇到要當兵了，當兵還沒有入伍，到二十一歲。
因為我身分證出生年月日是十二月一日，所以比較晚，二十一歲，
好像快過年的時候才入伍。在那一年，好像夏天的時候，夏天七月
份的時候，老和尚那一年是四十五歲，他應基隆十方大覺寺靈源老
和尚的邀請，好像到那個寺院也是講《楞嚴經》。我記得跟我弟弟
去聽了三天，第四天再去那個寺院，說法師今天沒來講經，也不知



道是什麼原因沒有來講經。後來又經過一個多月，得到同修給我們
通知，說淨空法師在台北車站對面李月碧講堂又開始在講經了，我
們又趕快跑過去那邊聽經。當初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師父怎麼
講經突然停止了？停了一個多月，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就常常提起，他說以前去受了戒
之後，戒兄弟，一個明演、一個法融，兩位戒兄弟跟他是同年的。
三個人同時去給人家算命，這個算命先生也相當高明，算準他們三
個人活不過四十五歲。當時我們淨老和尚他自己也明白，他也覺得
自己大概壽命就是四十五歲。因為他的父親四十五歲過世的，還有
他的伯父也是四十五歲過世的，所以他覺得這個是沒有錯，大概他
的壽命也就四十五歲。那兩位戒兄也都出家了，一個是四十五歲那
一年二月就走了，就往生一個了；第二個這個學密的，有一點功夫
，他到五月份走的。他自己身體不舒服，還能坐公車到醫院去，就
往生了，四十五歲。七月份我們老和尚病了，他知道醫生能醫病，
不能醫命，命沒有了，神仙也醫不了，所以他也就不求醫。病了一
個月，當時有兩個同學照顧他，每天煮一點稀飯給他吃。他知道壽
命到了，不看醫生了，看醫生沒用，所以就沒看了，只有念佛求生
淨土，過了一個多月病好了，又出來講經了。這個事情，當時我們
去聽經，我這個記憶還很清楚，所以老和尚講到這一段歷史，我感
受就很深刻，的確那個時候是病了一個多月，四十五歲那一年。
　　他兩個戒兄，他勸他們也學經教，改造命運。因為台中蓮社李
老師，如果看到一些同學命比較薄的、比較沒有福報的，都勸他們
發心來學講經說法，改造命運很快、很殊勝。但是人各有志，有的
人他有這個意願，有的人他沒有，還是各人興趣上的問題。那兩位
戒兄他們就沒有接受，這個學密的戒兄，他說你講經說法，講了半
天人家也不相信；我來學密，學密有了神通，到時候我得到神通，



我一顯神通，大家都相信了，比你講半天人家不相信殊勝太多了。
所以那個戒兄就去學密去了，跟屈文六居士學密。他修得很用功，
這個戒兄，聽我們淨老和尚講，他們當時住在大溪那個關帝廟，他
說這個戒兄也修得有點通了，但是他說不是神通，是鬼通。這個鬼
通，就是大概下午五點多看到大溪三峽那個街道上就很多鬼出現了
，但還不是很多，他說鬼道眾生活動尖峰時間是晚上十點到凌晨三
點，這段時間是最多的，到三更半夜可能是達到最高峰，鬼潮最高
峰。他得到一點通，可以看到鬼；還有一點他心通，也不是很高的
，知道那條狗走到哪裡要左轉、要右轉。學了那個，還是過不了四
十五歲，有一點通，但是神通敵不過業力。佛在經上講得很清楚，
神通敵不過業力，所以他兩個戒兄都沒有改造命運。
　　他接受李老師勸他學經教，因為李老師會看相。實在講，看相
算命也不一定說去學，如果我們人看多了，大概大家都會看了。這
個人他長的樣子，他那個面相是福報相還是薄福相、是長壽相還是
短命相，也看得出來，因為你看多了就知道，就有經驗了。大家可
以看我們老和尚年輕的照片，的確，我們不會看相算命，一看，一
個直覺感，真的是薄福短命。薄福短命這是果報，因就是沒有修福
，刻薄，沒修福，所以得到沒有福報、短命的果報，而且又殺生，
是短命、多病的第一個因素。他年輕跟他父親，他父親當軍人管軍
械，拿槍、拿子彈很方便，跟他父親學打獵，槍法很準，打了三年
的獵，殺生也不少。所以他也在講《地藏經》的時候講過，說他父
親快死的時候，看到水就往水裡衝，看到山往山裡跑，那個形狀就
像去追殺動物，那個動物就驚慌的逃跑，也不管前方是什麼，有水
就往水裡跑，有山就往山裡跑，驚慌逃逸。那個花報現前，果報都
在地獄報。
　　他學佛之後，知道殺生業造得太重，得到多病短命、遇到意外



災難這樣的果報，所以就發心吃長素。戒殺、吃素、放生、講經弘
法，所以他壽命延長，而且他延壽是延得非常殊勝的。一般延壽，
延一紀（十二年）就不容易了，像了凡先生，算命先生給他算是五
十三歲壽終正寢；我們淨老和尚被算命先生算，比了凡先生還短，
了凡先生還有五十三歲，他只有四十五歲。了凡先生遇到雲谷禪師
教他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他聽明白了，依教奉行，改過修善，壽
命延長了二十一年，活到七十四歲，延長二十一年，二十一年算很
殊勝了。我們讀《了凡四訓》這個書，是他六十九歲那年寫的，延
了五年，再過五年他才往生的，活到七十四，延壽二十一年。我們
淨老和尚今年九十三，到今年已經延壽四十八年，非常殊勝。他能
延壽這麼長，也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因為現在弘法的人少，特
別弘揚淨土的法師很少。還有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沒有人在提，只有
他老人家在提，提出這個真的是救世界的；不但救中國，救世界的
，挽救世界人類避免災難，因此必得佛力加持。所以他壽命不斷的
在延長，因為需要他老人家來推動；他老人家來推動，現在在國際
上才有這個影響力。所以弘法利生，改造命運也是非常殊勝的。
　　但是要走講經弘法這個路線，也是有它基本條件的，要有耐心
，多少自己也要有一些修持，這樣講經弘法他才能夠不斷提升，才
不至於退轉，另外還要有護法來護持，所以各種條件也都要具足。
講經弘法能夠得到這樣殊勝的果報，第一個就是不能沾染名聞利養
，因為講經弘法也很容易沾染名聞利養，一沾染那也就不行了，就
退轉了、不行了。所以這條路實在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不容易
，他老人家還是勸大家一定要發心，要勉為其難發心來學習，不然
佛法就沒有了。我們現在學習講經弘法，就是一面學、一面修，同
步的，不可能等到明心見性再來講，恐怕到時候佛法也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學講經，我們自己也沒有修持，明心見性更談不上，



我們的心態就是學習的心態，也不敢說我在講經說法。講經說法，
基本條件要明心見性、大徹大悟，那才有資格說他講經說法；如果
你還沒有明心見性、大徹大悟，沒有資格說我在講經說法，只能說
我們在學習講經。
　　學習講經，自己沒開悟能講嗎？萬一講錯了怎麼辦？錯下一個
字，墮五百世野狐身，這不是開玩笑的。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也在講
席當中常講，到台中蓮社跟李老師求學，李老師教學的原則就是你
不要用你的意思來講，你講註解；如果你自己真有悟處，才能夠去
直接講那個經文。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採取複講的方式。早期我學講
經也是用複講的，我出家那一年，我就複講《了凡四訓》，我們老
和尚講的《了凡四訓》。那個時候複講抄錄音帶，一個字一個字抄
。現在印出來那個「改造命運，心想事成」，就是老和尚早期講的
《了凡四訓》，那一部原稿就是我抄的，一句一句抄的。以前抄沒
那麼快，抄了幾句，錄音帶已經超過了，又趕快倒帶，倒帶然後再
聽，這樣一字一字抄下來。抄下來之後，我就拿那個上講台照念。
當時學了之後，我一個人出家，也沒有同參道友，自己就拿這個去
念，照那個讀，師父說唉呀，我也跟著唉呀！後來有人說，法師你
怎麼？那個也不是你的口氣，講出來怪怪的，我才知道不能模仿師
父的口氣。後來師父也給我們開示，說不要學他的口氣，用自己的
口氣講。複講不是叫你那個「呢」、那個「什麼」，你都要去講，
不是這樣的，就是用你的口語、用你的口氣來講。後來我就明白了
，依義不依語，依他這個意思，不要加自己的意思，不要發揮自己
的意思，然後用我自己的這種口氣來講。後來我是當翻譯，《無量
壽經》閩南語的翻譯，我就知道這個原則了，用口語這樣來翻，意
思你不要亂加，自己不要去發揮，不要加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看法
，老老實實的照這樣來講。所以那些年，我也都是這樣複講，這個



方式。
　　現在有一些人他講經是自己寫講稿，自己寫講稿當然也是一個
方式，但自己寫講稿，第一個要時間，你時間要很充足，不然你一
天寫不了幾張。如果沒有靈感寫不下去，就停在那個地方，不曉得
該怎麼寫。我們淨老和尚早年在台中學講經，有一些李老師沒有講
過的經，自己去找資料寫講稿，有時候碰到瓶頸，寫不下去怎麼辦
？有一次好像他講《普賢行願品》，寫不下去了，卡在那裡，後來
他就放下，去拜普賢菩薩，拜三百拜，求感應。拜了三百拜之後再
來寫，他筆都來不及寫了，得到普賢菩薩的加持了。這也是一個方
法。我出家一年多就到華藏圖書館，我三十七歲就做當家了，管人
、管事、管錢，實在講，哪有時間寫講稿！看講稿都沒時間。我看
講稿都是上台的時候，那一個半小時是我看稿的時間。如果我沒有
採取這個方式，根本不可能有時間來講。當時翻譯《無量壽經》，
頂多有一點時間，大概翻一翻，就這樣上去了。最早在三重佛學會
汐止佛教蓮社翻譯《無量壽經》，老菩薩聽不懂國語，所以來請我
們淨老和尚、韓館長派一個法師去講閩南語的《無量壽經》；後來
又應新加坡居士林李木源居士的邀請，去給新加坡的老菩薩講閩南
語的《無量壽經》。所以我學講經也是用這種方式，複講的方式。
複講，你不同的地方，一份資料我們就可以重複去講，因為對象、
聽眾不一樣。重複講，每個地方的聽眾他是聽一遍，但是我們講的
人，自己就念了三遍，印象就比較深刻，用複講這個方式。
　　所以學習講經弘法，在現前也是非常需要，但是原則還是要老
實遵守，不要有自己的意見。這一點我能遵守，因為沒時間讓我不
老實，我沒有時間去看那麼多，看那個雜七雜八的，哪有時間？正
規的這些經教、註解都沒時間看，哪有時間看那些其他的？那些不
是真正佛陀教育的著作根本沒興趣看，也沒時間看。所以我也是遵



守這樣的一個原則，採取我的時間、我的因緣，也只能用這樣的一
個方式來學講經。
　　一般學講經，他不擔任行政事務，當然是最好，但是這個要很
大福報。以前我們淨老和尚在台中跟老師學講經，那也不是沒事。
講經說法是修慧，為大眾服務是修福。當時他在台中慈光圖書館，
李老師要講經，排桌椅、排經本、打掃，都他負責。所以他住在那
邊十年，不是天天在看講稿、看註解，什麼工作都沒有，他說他工
作量滿大的，他一個人負責慈光圖書館。所以現在有些人學講經不
知道，以為什麼事都不要做，別人給他照顧好好的，他的工作就是
看講稿。有這個福報是可以，如果過去有修這麼大的福報當然可以
，過去如果沒有修這麼大的福報不行，很多事情還是要自己去做。
而且講經教學也是要跟我們生活打成一片，你沒有這樣的環境去修
學，你講出來的不切實際；我們現在話講，講出來的東西不接地氣
，講的好像跟我們現實生活都不相關的，不接地氣。
　　老和尚講出來，句句都打到我們心坎裡面，接地氣。為什麼他
能接地氣？在生活當中真的是歷練，歷事練心。以前我們在圖書館
，韓館長的脾氣，以前有碰過的就略知一二，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去
修忍辱。為什麼修忍辱？因為老和尚他第一個修。我們實在氣得要
死，看到師父都不發脾氣，我們也不好意思發脾氣，是這樣的，不
是我們修養那麼好，是師父修給我們看。館長脾氣一來，師父都得
聽她的，我們也只好聽她的。但是我們有很多師兄弟受不了，都離
開了，受不了。師父講經有時候在講台上，她在下面指著鼻子罵，
哪一個法師能受得了？受不了的。這個忍辱不好修，講是很容易，
真正遇到是很不好修。因此我才體會到這個六度，第一度是布施，
第二度是持戒，第三度是忍辱，忍辱為什麼排在第三度？後來我終
於明白了，忍辱比布施、持戒難修，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這個比



布施、持戒難修。很能夠布施的人，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
戒律持得很好，但是遇到這種逆境未必能忍，受不了。所以後來我
們有很多師兄弟看不下去就走了，但是我看師父真在修。他在講經
講這個修忍辱，那不是講的，真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館長脾氣一來
，那才知道怎麼叫修忍辱。這個都我親眼看到的，如是我聞，不是
聽人家講的。你說哪一個法師他能受得了？有時候館長看到書櫃擺
在這裡不行，推，往那邊推，師父第一個推，我們徒弟還站在那裡
看嗎？當然也跟著推；推過去那邊不太對，再推回來，然後再推回
來，是這樣修的。我是看師父都在修，我們多少要修一點。有的師
兄弟他就絕對不能接受，就離開了，我們多少修一點。在這個安忍
當中，心也會比較安靜，才知道什麼叫修忍辱，那不是在講台上講
一講，講一講跟遇到境界現前完全不一樣的，那真槍實彈，不一樣
的。還沒有遇到人家罵你，當然講得很輕鬆，我都能忍；人家講一
些不好聽的話，受不了了，考試不及格了。所以忍辱不好修！
　　有布施、持戒、忍辱，才能提升到精進。所以我回顧我們老和
尚他學佛弘法的過程，介紹入佛門的是方東美教授，因為他要跟他
學哲學，方老師跟給他介紹佛法，佛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學，這才
打動他的心，讓他來接觸佛法。開始接觸佛法沒多久，就有一個蒙
古的親王介紹他認識章嘉大師，章嘉大師教他什麼？教他布施。他
請教章嘉大師，佛法這麼好，有什麼方法可以很快入進去？章嘉大
師給他講，「看得破，放得下」。當然他跟他講這些話，我們老和
尚講過，不是很快回答他。問了這個問題，停了大概三十分鐘，兩
個人對坐，心達到很平靜的時候才跟他講。有沒有這個方法？他說
有。有，又停了五分鐘，再跟他講六個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講
得很慢，看得破、放得下。再請問從哪裡下手，章嘉大師給他回答
從布施下手。他說我沒有錢，僅能餬口，哪有錢布施？他說一塊、



一毛有沒有？他說這個倒有，多的沒有。你就有一塊布施一塊、有
一毛布施一毛，從這裡下手。章嘉大師給他講，我今天給你講這六
個字，你修六年，一個字修一年，修布施。剛開始修的時候像割肉
一樣，這個我們可以理解，人窮，沒有錢，好不容易有一點錢，真
的很難捨，這個就是難捨能捨。但是剛開始咬緊牙根像割肉，勉強
布施，布施慢慢的就習慣了，《了凡四訓》講「始則勉強，終則泰
然」，到後面他就很自然了，開始很勉強。這個布施，他學了半年
就慢慢有感應了；學了三年，想要什麼東西，很快就會有人供養他
，就有了；布施了六年，有些事情能預先知道，心清淨了。捨慳貪
，布施度慳貪。他跟章嘉大師學布施，就學看得破、放得下，修六
年，他修了三年就有很明顯的效果、很明顯的感應。
　　後來到李老師那邊學經教，李老師跟他約法三章：不准聽其他
法師大德講；經書、什麼書，沒有經過他同意不准看；從前學的全
部放下，重新開始。老師跟他約定，這個約法三章，時間是五年。
他遵守這三條約定，心裡很清淨，得到好處了，後來再加五年是他
自己加的，老師沒有要求他再加，後面再遵守五年是他自己加的，
所以一共遵守十年。這十年學經教，守住規矩是持戒。章嘉大師那
邊學布施，到李老師那邊學持戒。學了十年經教，到台北來弘法，
遇到韓館長護法，學忍辱，真的是學忍辱，那個忍辱也不是我們一
般人能學的。他有前面布施、持戒的基礎他才能忍，不然也沒辦法
，有布施、持戒這個基礎他才能忍。這一段之後就是精進、禪定、
智慧，到後面這個階段。
　　所以我回顧老和尚自行化他這個歷程，以六度來看他這六十年
，六十年的弘法就是六度，一度修十年，後面是到般若了，般若智
慧，就圓滿了。所以這個六十年也是修六度，前十年布施，再來就
是持戒，再來是修忍辱，再來精進，提倡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心



得定了，後面開智慧了。這是對我們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的一個回
顧，「傳承師志，多元弘化」。晚年真的就是般若智慧，沒有般若
智慧，沒有辦法辦多元文化的教育；唯有智慧開了，他就沒障礙。
《華嚴經》講的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沒有達到
這個境界，沒有辦法去弘揚多元文化。智慧開了，他就沒障礙了，
跟任何宗教、跟任何族群，都能夠以佛法跟他們交流，大家都很歡
喜。所以這個六十年，這是我對我們老和尚的看法，這六十年也就
是六度的圓滿，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好，這節課時間也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下面休息一下
，再進行我們下一節課。阿彌陀佛！
　　
　　


